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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討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如何於落後焦慮脈絡中，形成彰顯城市進
步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生飲涉及兩種技術場域：技術專家主導且黑

箱化的幕後工程與技術實作，以及鑲嵌於都市政治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1960年代，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宣稱自來水已達生飲標準，但混濁水質遭市民
質疑，官方則以家戶端配水管不符標準回應。1980年代，生飲計畫再次啟動，
以學校及觀光飯店等彰顯國家門面場所為主。該計畫著重汰換使用端管線設
備，通過用戶端輔導工作以塑造進步飲水主體，並將生飲更名「安全用水」，
但市民依然缺乏信心。自來水系統大幅升級後的1990年代晚期，市府於公共
場所設置「直飲台」，並以數據化水質監測展現可靠形象，但民眾基於衛生和
口味習慣，仍普遍裝設過濾裝置。作者主張，生飲計畫的曲折顯示馴化人與馴
化水必須同時進展，而水也可能於馴化後再度野化，體現了文明淨化的焦慮與
信賴的物質面向。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ap-water drinking programs of the Taipei City 
and argues that they acted as face-saving project in a “latecomer anxiety” 

atmosphere and nee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s to ensure trust from citizens. 
In the 1960s, the Taipei Water Department claimed that the tap-water in 
Taipei already reached potable water standards, but the turbidity of water was 
not convincing. In responding to the public’s questioning , the Department 
maintained that the water was turbid because the end-users had installed 
inadequate pipes. In the 1980s, the government again initiated the project, 
and made those sites featuring the face of the nation as their targets, such as 
schools and tourist hotels. At this stage the government highlighted the needs 
of replacing pipes directly linked to the end-users, and through counseling 
programs it aimed to cultivate the citizens as advanced drinking subjects. 
Tap-water drinking was also renamed as “secure drinking” given this context. 
Despite all the efforts, citizens still lacked confidence in the quality of the 
water. During the late-1990s, when the piped water system had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government began setting up “purifier water supply machines” 
in public places. It also tried to demonstra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water by 
publicizing the water quality statistics. Yet given the public’s concerns with 
hygiene and personal tastes, people still use filter device before drinking tap-
water.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case of tap-water drinking programs suggests 
that domestication of humans and water have to b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especially when water tends to become wild again even after domestication, 
the material aspect constituting the anxiety and reliability during the course of 
civilizing purification is made obvious.

關鍵詞：現代性、基礎設施、淨化、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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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5年，為配合陸續來臨的2016年臺北世界設計之都、2017年臺北

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國際活動，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簡稱「北水處」）大

力推動自來水生飲（近年又稱「直飲」，即不必加裝濾水器就可以直接飲

用）。除了既有六百多座位於公共場所的直飲台，北水處另在花博園區、

貓空纜車與動物園等景點增設直飲台（吳家宇　2015）。柯文哲市長更親

自示範使用花博園區的直飲台（謝家璇、呂士奇　2015），並在網路社群

平台表示，文明國家的三個條件為：「有安全的水喝，有地方上廁所，還

有無線網路可以用」（詹嘉紋　2015）。但隨即有專家質疑，自來水仍有

微生物感染、管線老舊等疑慮，不適合生飲（陳承璋　2015）。

自來水生飲政策，並非新鮮事。除了柯文哲，前任的馬英九和郝龍斌市

長，都將自來水生飲列為施政目標。事實上，臺北市政府於1960年代後期即

曾宣稱，家戶自來水已達生飲標準。1980年代，官方又推出一波鎖定學校和

觀光飯店的生飲計畫。1999年的市政建設白皮書更提出「擴大生飲計畫」，

隨後於捷運車站等公共場所大量設置飲水台，持續推動迄今（臺北市自來

水事業處　2010：14）。然而，自來水全面生飲仍是尚未實現的現代化之

夢。官方論述多將生飲難以推行的原因，歸咎於市民飲水習慣、對自來水淨

化的認識和信心不足，以及地下管線老舊、用戶端管線及水塔污染等問題。

如果將溪流原水轉化為可以生飲的自來水，是人類馴化(domesticate)自

然的標竿，那麼，生飲計畫的曲折意味了馴化的水也有可能遭污染、退化

或野化而不適合飲用。然而，生飲問題也牽涉物以外的人類問題，也就是

市民能否成為願意生飲自來水的合宜主體；人也成為生飲計畫所要馴化的

對象。作者主張，自來水生飲計畫乃是由供水基礎設施中介的都市治理議

程。除了追究自來水淨化和配送的技術實作、水質及管線污染等課題，亦

即馴化水的問題，我們也要探討人的馴化。本文將指出，馴化人涉及「落

後焦慮」下，避免損失顏面的「面子工程」(face-saving project)，以及召喚

民眾信賴的「技術展演」(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包括科技可靠度的展

示及政治人物的親身演出。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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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首先回顧都市供水與衛生現代性、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面子

工程與技術展演等概念，藉以鋪陳分析視角。其次，作者檢視臺北市自來

水生飲政策發展，通過檢視官方報告、新聞報導及相關文獻，描繪三個主

要階段的生飲計畫特質：1960年代中期，技術官僚急於宣告自來水生飲作

為供水系統擴張工程的成果；1980年代供水系統大致齊備後，市府試圖改

善國家形象、從小扎根，開展以觀光飯店和學校為主要場所的雪恥式生飲

面子工程；1990年代晚期以降，於捷運車站等公共場所普設飲水台，以水

質監測和首長試飲等技術展演來強化民眾信心。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構成

了生飲計畫的前台（偏重於馴化人），與由技術專家和科學知識主導的幕

後淨化水質工程（首重於馴化水），形成了對照。

當然，基礎設施部署的「僵固性」(o b d u r a c y)是阻礙普遍生飲的關鍵

因素。年久失修的地下供水管網路及住戶自行管理的上下水塔，仍是水質

污染的風險來源，但其深埋地底的不確定性，加以社區公用設施維護乏人

聞問的特質，使得檢視與更換給水管線、定期清洗水塔等工作不易落實。

民眾則在長期疑慮及淨水商業市場的塑造下，養成自行裝置家用濾水器及

煮沸飲用的習慣，藉此將野化的自來水淨化成為可以飲用的水。「自濾救

濟」下民眾對於水的二度馴化，也就構成生飲計畫馴化人的困境：家戶的

日常淨水操作，才是民眾信心的來源。

二、文獻回顧：都市水治理的雙重馴化

（一）馴化水的人類部署：衛生現代性下的自來水生產

自來水生產（汲取原水，淨化處理為清水，以管線配送給用戶）與

衛生現代性(hygienic modernity)的確立息息相關。水質的科學建構與技術

介入，是保障飲水安全衛生的關鍵，也是學術研究和專業實務的重點。然

而，都市供水與衛生現代性的築造不僅涉及科技，也牽涉社會動態，是都

市治理及政治的重要議題。

都市政治生態學(urban political ecology)與都市環境史研究已指出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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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和淨水的生產、公共衛生體制、都市發展和治理之間的緊密關係。

例如Matthew Gandy(2006)提出「細菌學城市」(bacteriological city）概念，

透露了衛生現代性中自然（細菌）和社會（城市）的共構特質。「細菌學

城市」是因應疾病威脅而組織起來的理想模型，包括19世紀崛起的公共衛

生知識、供水與污水下水道技術、技術官僚體系、回應疾病控管的市政管

理系統等(Gandy 2004, 2006)。Gandy(2002)於《水泥與黏土》(Concrete and 

Clay)中針對紐約市供水系統的考察，以及Michelle Allen(2008)的《清潔城

市：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的衛生地理》(Cleansing the City: Sanitary Geographies 

in Victorian London)等研究，都呼應了「細菌學城市」概念，描繪19世紀迄

今聚焦於公衛議題的都市水治理。

隨著流行病學、生物學、化學等科技進展，淨水過程中需要去除或添

加的自然及人造物質也越來越多；除了泥沙雜質、微生物或細菌，還有重

金屬、鈣、三鹵甲烷、農藥等化學物質，以及氯和臭氧等消毒用物質。於

是，「細菌學城市」轉變成為「塞博格城市」(cyborg city)或「混種城市」

(h y b r i d c i t y)，開啟更複雜的跨界、劃界、污染與淨化的持續征戰(G a n d y 

2005; Swyngedouw 2006)。

「細菌學城市」或「混種城市」彰顯了蘊含於自然水體及相關技術

系統的社會權力關係，呈現自然、科技和社會的糾葛。例如，針對供水系

統與都市政治的關係，S w y n g e d o u w(2004)提出水文社會循環(h y d r o s o c i a l 

c i rculat ion)概念，描述人居環境中由物理、社會和文化作用力共構的混雜

水循環，並以瓜亞基爾(Guayaqui l)的供水為例，探討自來水的供應分配如

何捲入了跨國資本流動和地方政治的權力流動。Kaika(2005)的希臘雅典研

究則指出，水利設施和供水網絡乃現代性的普羅米修斯計畫(P r o m e t h e a n 

P r o j e c t)，重組了城市、家戶與身體的地理，重劃了公共與私密的界線。

Kaika(2005)除了描繪雅典水域的都市化過程、都市供水方式轉變與危機，

也探討供水設施和國族認同計畫的幽微關係。她指出，從鄂圖曼土耳其帝

國治下獨立的希臘，致力修復和保存古希臘水道系統，以便運用其西方文

化源頭的定位來重獲國族光榮。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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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研究方面，黃若慈(2014)曾以高雄為例，探討重工業發展、區域

水文條件和管制難題，如何共構了「惡水」環境，引發水質爭議（養豬污

染、水的硬度和三鹵甲烷1等）。原本侷限於專家場域的自來水質議題，隨

著民間環保力量崛起及民選市長的政績壓力，逐漸進入了都市議程，最後

促成高級淨水場的興建，卻仍未消除高雄因水質問題而誕生的特殊商業性

販水地景。王志弘與黃若慈(2017)則概述了臺北供水基礎設施中介的城鄉領

域化及物質部署，描繪其主要階段：從清末至日治初期的公共鑿井，乃仰

賴地下水源的點狀配置；日治至1980年代的自來水供應網絡形成及擴張，

鞏固且推進了都市邊境；1990年代以降，供水治理體制邁入風險調控和節

約因應階段，進一步將周邊山林水域納入領域治理。同時，他們指出供水

治理體制推動了相應的用水主體和人水關係塑造，呈現出衛生淨化、合宜

守法及操持風險意識等不同主體化模式。

總之，都市供水網絡的生產與部署，乃是馴化水的現代性計畫，指

向公共衛生和工程理性等治理邏輯，雜揉了自然與社會、物質與政治，也

是國族認同、發展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市民情感與認知的載體。於是，馴

化水的安排，也同時有馴化人的意圖和作用。為了更清楚掌握馴化水時必

須同時推展的馴化人工作，我們接著討論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技術展

演，以及落後焦慮下的面子工程等概念。

（二）馴化人的物質安排：基礎設施政治與詩學、技術展演與面子
工程

基礎設施一詞最初指鐵道鋪設的基礎工程、軍事部署，以及各種維生

設施如能源、水、電信等。晚近學界則不侷限於技術面，轉而強調基礎設施

是兼有物質及象徵元素，具備深度和層次的網絡(Carse 2017)。基礎設施運

作順暢時，可能顯得理所當然而隱匿不顯或宛如背景。但它具備物質性、連

1 為了淨化自來水，標準做法是加氯消毒。但若原水中含有有機污染物，會與氯
產生作用而形成三鹵甲烷，若超過標準，則可能引起肝毒、腎毒、膀胱癌等，
對人體有害（郭錦堂、黃惠慈　2007： 105）。為此，以其他消毒物質（如二氧
化氯）取代氯，減少三鹵甲烷產生，亦為研究重點（如許倚哲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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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性（及脫節斷裂的可能）、中介性（例如中介了自然與社會的關係），

是異質元素拼裝體(assemblage)，並與其他基礎設施彼此關聯而複雜多變，

也需要持續維護方能運作。此外，基礎設施具有經濟和政治向度，體現了

社會利益的建構，像是基礎設施與資本投機的關聯，或是基礎設施中介了

資源分派，促成或阻礙特定群體的生命機會而引起爭議等(Graham 2010)。

Stephen Graham and Simon Marvin(2001)曾歸納四種主要的基礎設施研

究取向，包括：大型技術系統(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資本主義都市再結構的政治經濟學，以及都

市狀態(urbanism)的關係性理論等。這些取向各有優缺點，彼此的認識論、

存有論和政治立場也有所不同，但都凸顯了都市基礎設施作為網絡化存在、

社會技術過程及異質拼裝體的特質(Graham and Marvin 2001: 214-216)。但本

文不擬提出涵蓋不同尺度或研究取向的綜合性分析，而是嘗試借鏡基礎設施

兼納物質與象徵，從而具有「政治」與「詩學」向度的觀點(Larkin 2013)。

首先，基礎設施與都市政治關係密切。基礎設施服務的近用或取得，

經常被視為公民權的一環，並具有政治效果。Nikhil Anand(2011, 2017)關

注孟買貧民區聚落的都市供水，指出供水服務與地方選舉政治、水利公民

權(h y d r a u l i c c i t i z e n s h i p)息息相關。基礎設施也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媒介，

並常伴隨著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效果，例如Antina von Schnitzler(2008, 

2013)以南非為例，指出預付式水錶和電錶旨在塑造理性計算且具道德意識

的主體，並有社會劃界的排除效果。富人與窮人收費系統不同；富人按月

繳費，窮人須採投幣或預付卡形式，隨付隨用，藉以規訓其節約習慣。

除了政治意涵與效果，基礎設施也是建立象徵、塑造認知的重要媒

介。K a i k a(2005)指出，供水管網經常具備「隱匿性」，使其象徵意涵遭

到忽略，但事實上供水基礎設施在城市中並非全然隱匿，如變電箱、幫浦

站、水塔等，是鑲嵌於城市地景的「都市嫁妝」(urban dowry)，形成都市

進步和現代性的表徵(Kaika 2005: 28)。Kaika主張，都市公共服務管線網絡

及其「都市嫁妝」有拜物教(f e t i s h i s m)性格。首先，即使管網本身並未如

商品般直接出售或訂價，但其交換價值乃含括於輸送的自然商品（如水與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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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內。再者，它們承載且指向了現代化的慾望；基礎設施是邁向美好

社會的保證，吻合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42-1940)所稱的「願望形象」

(wish image)，本身宛如超出人類控制、具有生命力的物件(Kaika 2005: 33)。

B r i a n L a r k i n(2013)則認為，縱使沒有宏偉的地標建築或華麗的構造

物，基礎設施仍有其再現和象徵面向。他援用Roman Jakobson([1896-1982], 

1985)有關「詩」作為任何言說行動(s p e e c h a c t)之一項功能的界定；當言

說行動是根據符徵(s ignif ier)的物質特性而非其指涉意義來組織時，便有了

詩。轉換到基礎設施時，其「詩學」是指稱基礎設施的形式脫離了其實質

技術功能，成為政權傳遞象徵再現的媒介，並要求人民將此再現視為「社

會事實」(socia l fact)。基礎設施的詩學創造出「宛若」(as i f)的政治(ibid.: 

335)；例如Lea and Pholeros(2010)探討澳洲原住民住宅的下水道，指出個別

家戶的下水道裝置並未發揮實際功用（未連接到共同管道），其主要目的

是展演「宛若」的政治，猶如國家已邁向進步。

G a b r i e l l e H e c h t(2009)在討論法國核子反應爐的脈絡下，提出技術與

國族主義榮光及國家進步形象的關聯。她提出「技術奇觀」(technologica l 

spectacle）概念，指出通俗的再現將技術變遷轉化為奇觀。她將技術奇觀分

為戲劇(drama)和展示(display）兩個類型；戲劇牽涉了敘事和情節（救贖、

解放，結合傳統與現代等），展示則以大教堂或城堡這類譬喻，將科技基礎

設施呈現為可供解讀、凝視和參訪的景點。戲劇引發了民眾投入故事情節的

企盼（但這種參與往往會導致挫折），展示則令民眾安於觀眾或遊客角色

（但民眾面對科技奇觀，往往沉默不語）(Hecht 2009: 201-2)。這裡的技術奇

觀概念，同時有再現及經驗的層次，也可以用於分析核子反應爐以外的其他

技術系統；例如都市供水系統及生飲計畫所欲編排的文明地景和進步形象。

再者，我們或許可以將兼納戲劇及展示作用的技術奇觀，簡稱為技術展演。

然而，作者認為，除了彰顯國家榮光與文明進化成果，還有另一種從

反面來設想的基礎設施計畫，起源於在發展競賽中不能落後的焦慮。統治

當局必須急起直追，特別在基礎民生建設方面達到先進國家標準，至少不

能落後於經濟發展近似或視為敵手的地區，以便確保其正當性，也就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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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保有顏面，不能失面子，或可稱為面子工程(face-saving project)。國共內

戰之後，臺北市作為「自由中國」首善之區，其各項基礎設施（道路、供

水、電力、防洪、下水道等）正具有這種特質，以利體現三民主義模範市

的地位和優越性。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本文的面子工程，與中國大陸近年用於指稱為樹

立政績、追求績效指標，以及維護官方形象而從事的好大喜功、粉飾太平

或表面功夫式面子工程2，兩者的差異。落後焦慮下的面子工程不見得是好

大喜功或只求表面功夫，而是出於不能落伍的追趕意圖。中國大陸版的面

子工程，更好的稱呼是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是集中決策而缺乏

監督下，為追求經濟成長及政績而推動的不符實際需求的浮誇工程，如宏

偉龐大的劇院或摩天大樓，有點類似臺灣的「蚊子館」。形象工程則是粉

飾表面、遮掩窘困實況，例如替地面噴上綠漆以綠化景觀、控制空氣污染

以利國際會議有藍天現身，或修築外牆遮掩陳舊街景等。

另一方面，本文的面子工程概念，也不同於臺灣學界有關技術「後進

化」和後進追趕的討論。陳東升（2016；另見Chen　2015）曾於科技產業

脈絡中，反省臺灣社會盛行的「後進化」框架，也就是自認臺灣在科技創

新方面落後於先進國家，致使追趕先進以利產業升級成為首要目標。陳東

升批評這種自我後進化框架，預設了線性單一秩序，以及被全球經濟產業

結構決定的必然後進狀態，卻忽略了多元複雜的經濟與技術發展軌跡。後

進概念作為一種自我實現的狀態，塑造了後進社會的世界觀，自居於技術

移轉、學習和追趕，而怯於創新（陳東升　2016：  379－381）。相對的，

他指出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取向的本地技術

研究，則有助於打破這種線性而單一的後進框架，凸顯多重軌跡、複雜關

聯，以及本地行動者的創新貢獻。在東亞STS的脈絡中，Lin and Law(2015)

則強調科技並非均質而普遍的，反而有全球技術社會網絡的不均分布，以

及不同的關切和實作，特別是不同於西方的認識模式(mode of knowing)。因

2 參見百度知道網站。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5180823.html?qbl=relate_
question_0。（2018／4／6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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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技發展本來就不是線性的普遍發展，而後進者在後苦苦追趕，則總

是特殊、具體且位於特定地方。

本文不否認供水系統及自來水生飲科技，有其在地發展的特殊脈絡。

使用面子工程概念，也不是強調技術後進化框架下，只能持續追趕的結構

性命運。產製自來水以達特定生飲標準的科技知識並不複雜，臺北自來水

廠的產出也已達標準。困難的是供水基礎設施部署的眾多環節必須協調一

致，阻擋因管線老舊或滲漏引致的髒污疑慮，並提升民眾信賴感，也就是

必須持續馴化水，同時馴化人。弔詭的是，自來水是否足夠衛生潔淨的爭

議，正好體現了國家大力推動的衛生現代性建置的成效，塑造出廣為民眾

接納的衛生保健習性。換言之，日本殖民以來持續塑造的現代衛生主體，

挾其注重淨化的用水實作與心態，正是質疑生飲計畫的懷疑主體：對於人

的成功馴化，激起了對於物的馴化是否充足的隱憂。

於是，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生飲設施作為確保治理正當性的象徵性

物質部署）和技術展演（由政治人物主演，或以水質偵測資訊呈現的公共

戲劇與展示場面），並非重回後進化的框架，而是在馴化水之外，著眼於

馴化人，體現了自然治理（轉化自然水為合格的自來水）與社會治理（確

立合適且有信心的飲水主體）的複雜糾葛。馴化水需要相應的人類行動安

排，馴化人也有其必要的物質配置，而這都涉及了政治和詩學。生飲計畫

作為技術展演和面子工程，則透露了自來水生飲被視為都市進步的「願望

形象」及市民基本權利，卻也凸顯了基礎設施的拜物教和「宛若政治」。

三、馴化水的物質部署與科技檢測

人類可以使用的淡水(fresh water)來源，不外乎地表水（河流、湖泊、

山泉水）和地下水。然而，從未經處理的「原水」，到不同用途（灌溉、

飲用、洗滌等）在不同時代的認知下可以使用的水，歷經過程可謂千變萬

化，但都需要在特定的物質和制度配置下，投入特定知識、技術、人員與

物質來予以淨化改造、儲存、加壓和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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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呈現了北水處的淨水流程，從溪流 3取用的原水進入淨水場後，須

流經沉砂池、分水井、混凝（快混）池、膠凝（慢混）池、沉澱池、快濾

池而成為清水，然後通過配水幹管輸送、加壓，再進入各家戶的蓄水池和

水管。在淨水場中，會添加淨水劑或混凝劑（例如聚合氯化鋁，P A C）和

消毒劑（氯氣），加上沉澱、過濾、反沖洗等步驟，以及軟化硬度（減除

鈣、鎂離子），方能生產出自來水。這個生產過程中，也會產出必須清理

的污泥，以及可回收放流的廢水。

圖1：淨水處理流程（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 2010: 11）

3 北水處供應之自來水原水，超過九成取自新店溪及其上游，即北勢溪（翡翠水
庫）與南勢溪。雖然已劃設臺北水源特定區予以管制，但原水仍有污染，必須
通過淨水處理。如吳政南與柳文成(2013)評估臺北水源特定區集水區水質，指出
北勢溪流域農耕盛行但污染較低；南勢溪流域溫泉遊憩觀光盛行，人類活動污
染水體較多；新店溪流域則因家庭廢水造成污染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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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水質安全、衛生及感官經驗良好（無味、無色、不混濁

等），除了製造清水的物質部署和技術流程，持續檢測水質也是要務。檢

測發生在許多環節，項目也非常多樣。首先，水源原水和分水井、混凝池

和沉澱池（作為加藥效果的回饋調整機制）、淨水場出水（快濾池）、配

水管網的特定代表點（加壓站、配水池、學校、公共場所、捷運車站、一

般家戶等），都是檢測的地點。其次，每個地方的檢測項目不同。例如，

根據北水處網站公布資料，針對水源原水的檢測有54項4，針對處理後之清

水的檢測有71項5，供水管網檢驗25項6，各處飲水台（直飲台）則只檢測大

腸桿菌群。此外，為了強化監測與回饋調整，北水處設置了淨水處理資訊

中心，將即時資訊、警報紀錄及各項報表資料等，納入數位資料庫管理，

並將水質資料上網公布7。自來水事業處也建立了各場站、取水口及水源的

數位監視系統，備有數位監控攝錄、放影搜尋及遠端監控等三項功能，強

化水質安全的管控。

這些生產自來水的機構設置、物質部署和科技檢測，伴隨著衛生現代

性下的衛生主體化，構成當前都市供水治理的核心機制。然而，無論是供

水基礎設施的宏偉可見部分，如水壩、淨水場、跨河水管橋及水塔，或是

4 見北水處網站，http ://t wd.water.g o v.ta ip e i/w w w/water_kn/qua l i t y/qua l i t y_3.
html。(2017/07/27瀏覽)。

5 分別為水溫、濁度、色度、臭度、總鹼度、PH值、氯鹽、硫酸鹽、氨氮、亞硝
酸鹽氮、硝酸鹽氮、總溶解固體量、氟鹽、自由有效餘氯、總硬度、鈣、鎂、
鐵、錳、總菌落數、大腸桿菌群、總有機碳、總三鹵甲烷、U V_254、殷離子界
面活性劑、鉛、鋁、砷、汞、鎘、鉻、銀、銅、鋅、硒、銻、鋇、鎳、鹵乙酸
類、氯乙烯、1,1-二氯乙烯、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苯、1,2-二氯乙烷  、
三氯乙烯、1,4-二氯苯、二氯甲烷  、鄰-二氯苯、甲苯、二甲苯、順-1,2-二氯乙
烯、反-1,2-二氯乙烯  、四氯乙烯  、酚類、氰鹽、溴酸鹽、亞氯酸鹽、安殺番、
靈丹、丁基拉草、2,4-地、巴拉刈、納乃得  、加保扶、滅必蝨  、達馬松、大利
松、巴拉松、一品松、亞素靈。見北水處網站，http://twd.water.gov.taipei/www/
water_kn/quality/quality_3_1.html。(2017/07/27瀏覽)。

6 見北水處網站，http ://t wd.water.g o v.ta ip e i/w w w/water_kn/qua l i t y/qua l i t y_9.
html。(2017/07/27瀏覽)。

7 水質線上監測資訊查詢，可查特定地點之濁度、餘氯和酸鹼度。見北水處
網站，h t t p ://w w w.w a t e r.g o v.t a i p e i/c t .a s p ?x It e m=9580116&c tNo d e=47834&
mp=114001。(2017/07/27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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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隱匿的部分，如地底輸水管線、加壓站或蓄水設施，都必須建設完

善，並經常監測和維護，方能有效淨水或馴化自然。否則，水質將因為雜

質、毒物滲入或殘留而再度「野化」。彰顯衛生現代性與城市進步形象的

自來水生飲計畫，挾著高品質的認證，既彰顯了馴化水的成就，卻也容易

因為水質野化而破功。

自來水生產與品質管控的物質部署和技術介入，並非一蹴可及，而是

長期投入財源與工程施作的結果。供水基礎設施與保障水質的技術與制度

的完備，深刻影響了生飲計畫的推行。表1簡述了臺北自來水系統的擴張過

程，顯示幾個重要轉折。首先，第一期與第二期工程是在日本殖民時期的

公館（新店溪）取水口的基礎上增建供水網絡與淨水設施。然而，有鑑於

河水污染日趨嚴重，第三期計畫重點在於將取水口上移以改善原水品質，

同時興建直潭壩和青潭堰以利蓄水。第四期計畫興建了翡翠水庫來確保用

水安全和品質，並增建淨水場以提升淨水容量。臺北水源特定區的劃定並

設置專責管理機構，更在物質部署外增添了制度性的水質保障。最後的第

五期擴建工程則以「備援備載」概念，興建第二條原水和清水幹線，避免

大雨過後原水濁度太高導致系統運轉困難，是考慮氣候變遷風險的安全裝

置（王志弘、黃若慈　2017）。

表1：臺北自來水系統歷次擴建工程要項

工程計畫期程 主要項目

第一期擴建工程
(1959.10-1965.01)

渾水抽水站、蟾蜍山淨水廠、大直及五
分埔配水池、導排水與送配水管線、深
井三口

第二期擴建工程
(1968.08-1971.04)

渾水與清水抽水設備、新店溪攔水壩、
擴建蟾蜍山淨水場、導排水與送配水幹
管、深井13口

第三期擴建工程
(1972.07-1978.01)

直潭壩、青潭堰、原公館淨水場慢濾場
改為快濾場、配水池與加壓站、管線工
程

第四期擴建工程
(1976-1991)

翡翠水庫、長興（蟾蜍山）淨水場擴
建、直潭淨水場（三座淨水設備）、原
水取水設施（直潭壩右側）、配水池與
加壓站、輸配水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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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擴建工程
(1991-2021)

第一階段(1991-2014)：第二原水輸水系
統、直潭淨水場第四、五座淨水設備、
第二清水輸水幹線、污泥處理設備、配
水池與加壓站、配水幹線

第二階段(2007-2021)：直潭第二原水頭
水路改善、新設連接兩條清水幹線之信
義支線、淨水場設備更新、直潭第六座
淨水設備、配水池與加壓站、管線新設
與更新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北自來水事業處(2017: 166-73）。

簡言之，1 9 7 0年代取水口上移、1 9 8 0年代興建翡翠水庫並劃設水源

特定區，以及1990年代後期以降的備援備載配置，是臺北自來水系統的重

要轉折點，也是生飲計畫期許之優良水質的物質基礎。相形之下，戰後初

期至1960年代的自來水建設仍未完備，還因大量難民於1949年前後隨著國

共內戰而湧入，對剛從戰爭破壞中復原的日殖時期供水設施，形成極大壓

力。即使1950年代新建了新店溪快濾場與雙溪慢濾場，仍未能解決水荒，

政府只能開鑿深井，以地下水源來補充不足（王志弘、黃若慈　2017: 19－

20）。1959年，政府啟動第一個大型供水建設計畫，即「臺北區自來水第

一期建設計畫工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992），以大臺北為範圍來調

配用水，供水區域橫跨臺北縣市的「臺北自來水廠」8隨後成立，實質上重

組了原來鑲嵌於鄉鎮地方派系的自來水事業（范純一等　1968），建立技

術官僚主導的集中式管理。

四、馴化人I：從生飲宣告到安全用水的面子工程

（一）1960年代後期：臺北自來水生飲的宣告與挫敗

既然投入大型計畫與經費，作為首善之區的臺北市，就要宣告享有媲美

8 原名「臺北市自來水廠」，因供水範圍擴及周邊臺北縣鄉鎮，1961年更名「臺
北自來水廠」，1977年再改制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北水處），為直屬臺
北市政府的一級事業機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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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的優良水質，而能否生飲就是標竿。於是，就在第一期計畫（表

1）工程漸次完成後，臺北水廠人員多次表示臺北自來水已達生飲標準。例

如1967年，自來水廠副廠長賴騰鏞在市議會接受質詢時表示，臺北水廠的自

來水皆可生飲（作者不詳　1967/05/18）。即使市議員質疑消毒水味過重、

水管生鏽，賴騰鏞仍自信滿滿，宣稱水廠員工皆直接生飲自來水，市民也

可以放心飲用。臺北水廠對於生飲的樂觀和急切求功，是可以理解和預期

的，否則無法展現第一期工程計畫的成效，並確保施政的正當性。然而，

當時輿論對自來水生飲缺乏信任，並直指水廠生產與配送過程之間的差距：

北市自來水廠賴廠長為了證明北市自來水可以生飲，除了自己喝
生水以外，並且對廠內員工也只供生水，不再燒水泡茶。對於賴
廠長這種「以身試水」的精神我們表示敬意，但是同樣的信心卻
還不能建立。報上已經有人質問，在和平東路二段放出黃褐色的
水不但不敢生飲，而且要澄一夜之後再煮開，因為不打算在自己的
肚子開「鐵礦」。我們想，臺北的自來水在剛濾好的某一個階段
可能是清潔合標準的，但是經過破爛生鏽的管子輸送到家以後，
就靠不住了。所以還是遵奉中國的固有文化，煮沸消毒再喝比較
好些，生水還是留給自來水廠的先生們自己喝吧！（何凡 1969）

當時臺灣省環境衛生實驗所也表示，臺北市的自來水不適宜生飲，因

為水管錯接嚴重、管線髒污。據該單位估計，當時全市十四萬七千戶中，

有五萬八千戶有錯接狀況，總比例約32%（作者不詳　1967/05/22）。這

類生飲疑慮、歸因（管線問題）及因應之道（煮沸消毒），此後綿延數十

年。無論臺北市的供水建設多麼完備，民眾和輿論缺乏信心已是市府生飲

計畫難以抹除的陰影。

事實上，戰後直至1970年代的臺北，在市政府以外的技術專家眼中，

可能還是落後而不夠衛生的城市。但是對自來水質的不信任與恐懼，卻也

反映著對都市現代性的落後焦慮和追趕企圖。尤其通過界定何謂文明進步

的西方之眼，回望當時的臺北，兩者之間的落差對比，使得焦慮更加凸

顯。例如，某位「歸國」水資源專家黃汝常在巡視臺北市街景後，認為臺

北已有國際都市雛形，但對於「自來水不能生飲」一事卻耿耿於懷，還與

當時臺北水廠廠長討論對策（曾怡憲　1 9 7 6）。這種不能落後的追趕心

態，促成了1980年代生飲計畫的正式施行。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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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0年代：擴大生飲計畫與「安全用水」的修辭轉化

1 9 7 5年前後，臺北水廠展開針對生飲計畫的前期研究，希望六年內

讓臺北自來水可以全面生飲。當時臺北水廠人員多將自來水無法生飲的原

因，歸咎於年久失修的管線，以及不符規定的家戶用水設備（胡英牧　

1976）。反之，經過淨水場處理、尚未因管線問題而污染的清水，則已符

合國際水質標準。換言之，對官方而言，問題根源並非已投入巨資興建的

淨水場，而是摸不透的地底管線，以及無法掌控的家戶端用水設備：

臺北市的自來水系統已經有數十年歷史，許多老管線埋在地下，年
久腐蝕，髒東西就滲到管線裡，有一次中山區附近居民，在自來水
裡發現陰溝生長的紅絲蟲，就是因為管線靠近排水溝所致。另一個
阻礙自來水潔淨的因素，是儲水設備的問題，由於目前自來水廠
的水壓不夠，許多較高地區都無法正常供水，只有靠各地的水塔
儲水供應⋯⋯有的人家自己作水塔，沒蓋子，要不然蓋子鏽爛，
髒東西很容易漏進去，自來水自然不會乾淨了。（胡英牧 1976）

1977年公衛學界發表的一篇臺北飲水水質衛生評價研究，也採取水廠

供水品質無虞，風險源於用戶端設備、民眾知識和公德心欠缺的觀點：

除三重市深井區的水質外，臺北市自來水廠所轄的蟾蜍山、新店
溪、雙溪、南港內湖及陽明北投等五個淨水處理場供水區內的自
來水質，無論在理化項日方面或細菌方面，尚符合臺北市自來水
的水質標準；此應歸功於臺北市自來水廠歷年來不斷努力改進的
結果。唯在蟾蜍山淨水處理場及新店溪淨水處理場的供水區內，
其間接用水的水質可能因部份蓄水池，水塔等建築不合標準及管
理不善等影響，其水質較不一致。⋯⋯良好自來水水質的獲得，
除了自來水廠應努力於充實淨水的設備，強化輸水系統及維持適
當而穩定的水壓等外，用戶亦應講求用水知識，注意用水設備及
公德心。（張禹罕等　1977：507）

引文中的「間接用水」乃臺北水廠專業用語，對比於「直接用水」。

直接用水是直接使用自來水廠配送的水，間接用水則是用戶端裝設蓄水池

馬達，將自來水送至屋頂水塔，再分送各樓層用戶。官方與學界專家多認

為直接用水不會出問題，間接用水的疑慮則源於用水端管理不善。再者，

除了馴化水（特別是用戶端管線設備），也需要馴化人。國人慣於煮沸飲

水的習慣，成為官方專家眼中的阻礙。1978年國建會都市建設組的歸國學

人研討會中，北水處工程總隊即表明，市民之所以不接受生飲，是因為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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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了喝開水。官方甚至指稱，煮沸開水乃浪費能源之舉，生飲自來水節約

的能源，可以讓全市每年省下五億元（作者不詳　1981/06/11）。這類問

題化(problematization)框架奠下了生飲計畫推動的方針，即改善管網、用戶

端設備，以及培養學童新的飲水習慣。

1 9 7 9年，北水處宣布生飲計畫即將展開。因深受當時臺北市長李登

輝關注，並獲得中央支持，希望提前半年實施，以便建造臺北為國際城

市（作者不詳　1979/10/21）。1980年生飲計畫終於正式啟動，除積極調

查家戶端用水設備，還頒布「臺北地區自來水間接供水用戶設備管理辦

法」，以利改善家戶用水設備（作者不詳　1980/06/11）。市府編列12億

元經費汰換老舊管線，試圖減少輸送過程中的水質再污染（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　1992：176）。此外，電腦水質監測系統也於同年啟用，於水源地、

淨水場和輸配水管線中設置監測點，以利掌握水質（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992：172）。這些措施嘗試馴化僵固又不確定的地底管網，並通過資訊工

具令其成為可見且可控制的對象物，進而予以汰換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生飲計畫實施期程 9的第一期是以觀光飯店和學校為

主。選擇觀光飯店優先施行，正與維繫國家門面的面子工程有關（作者不

詳  　1980/01/05）。生飲計畫實施前，即有觀光飯店警告國際旅客，不可

生飲臺北自來水，引起北水處人員關注並斥為「丟臉」：

目前有些觀光飯店告訴觀光客臺北的自來水不可生飲，並且標榜
供應蒸餾水，自來水事業處的專家埋怨說，這是標新立異，而且
是丟國人的臉，他認為，衛生主管機關不妨檢查觀光飯店的自來
水，如果合乎標準，則觀光飯店不當的勸告就應該糾正！（曾怡
憲　1978）

然而，國泰航空的觀光雜誌《探索》(Discovery)於1980年評比亞洲15

個國家與地區自來水狀況，也將臺北和高雄列為無法直接生飲的城市，排

9 第一期（至1 9 8 2年1月）是供水區範圍內觀光飯店和學校；第二期（1 9 8 2年7
月）是陽明士林地區的第三與第五淨水場供水區；第三期（1983年1月）是臺北
舊市區、中永和與石牌的第一與第二淨水場供水區；第四期（1983年7月）是南
港內湖的第四淨水場供水區；第五期（地下水深井停用後）是三重地區（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　1979）。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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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遠落於香港、日本、韓國與新加坡之後（作者不詳　1980/06/05）。這

類報導當時成為市議會質詢題材，如1979年議員即以國際觀光單位之報告

質問：「亞洲各都市中較落後的北婆羅州山打根（沙巴），自來水都可以

生飲，他問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長許整備，臺北的自來水何時才能生飲？」

（作者不詳　1979/04/19）。為了雪恥且彰顯進步，生飲作為面子工程必

須優先展示於外國旅客面前：

選國際觀光飯店優先辦理自來水生飲，主要是為了國際觀瞻；臺
灣地區一向被列為自來水不可生飲地區，許多觀光客抵華前都先
看過類似的報告，自來水不能生飲似乎總是一種不夠進步的標
誌。（采禾　1981）

於是，北水處展開針對觀光飯店飲水設備的調查和輔導，並查緝違規

使用井水作為飲用水的行為。1982年，北水處宣布，全市20幾家國際觀光

飯店皆已達生飲標準（作者不詳　1981/11/17a）。當然，民眾是否接受這

個結論，則是另一回事了。

學校也是第一期生飲計畫的主要推動場域，這與馴化「人」的企圖

高度相關。當時北水處處長許整備表示，推行生飲可使國中小學生不必再

帶水壺，可以減輕攜帶物品重量（作者不詳　1979/10/26）；在學校推行

更有示範效果，可以培養學生生飲自來水的習慣（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992：181），塑造未來的用水主體。然而，在學校推行生飲計畫並不順

利。推動初期，預計全市173所學校共需經費二億五千萬元，但教育局無法

配合（作者不詳　1981/11/17b）；後經自來水單位與教育單位協商，才讓

經費到位（敖智寧　1981）。1982年九月，臺北市忠孝國小成為臺北市第

一所生飲自來水的學校。試辦後，教育局與北水處決定擴大辦理，預計五

年內支出預算達一億九千萬元。但學校生飲計畫卻屢屢受挫，早期試辦的

三所學校，包括忠孝國小、介壽國中和明倫國中，經費執行率過低，學校

師生生飲人數也未達預期（作者不詳　1986/04/30）。後續於1987年辦理

的11所學校生飲計畫，成效依舊不彰。

再者，縱使官方宣稱學校自來水已達生飲標準，還是有部分學界和輿

論質疑。臺灣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林宜長於1982至1983年間調查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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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用戶（包括九所國民中小學）水質，根據龍頭水游離餘氯濃度（是否達

可殺死細菌標準），以及用戶設備錯接導致污染狀況（蓄水池、水塔、衛

生設備和給水管內線設備維護，以及自來水源與其他水源混用情形），提

出結論認為「臺北市自來水用戶之龍頭水水質目前尚難全面符合生飲的要

求」（林宜長　1984：56）。1986年，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委託臺大環工

所調查，也針對生飲計畫提出建議，認為市府不應勉強推動生飲（作者不

詳　1986/05/01）。此外，1980年代以後，中小學校開始裝設具有過濾裝

置的飲水機，更是成為生飲計畫的競爭勁敵。

面對計畫挫敗，除了管線老舊問題，北水處仍歸因於難以馴化的

「人」，即民眾不願維護家中用水設備、不習慣飲用未煮沸的自來水等。

他們嘗試改變修辭，將生飲計畫改稱「安全用水」計畫來遮掩政策失敗，

並轉移民眾對於「生」意味了不衛生、不安全的負面印象。1 9 8 4年，北

水處編列相關預算時便將名稱改為「安全用水」計畫，卻遭議會質疑放棄

生飲目標（作者不詳　1984/06/15）。但北水處處長表示，依標準產製的

自來水原本就能生飲，但早期使用「生飲」一詞值得商榷，應為「安全用

水」計畫（作者不詳　1986/04/30）。面對長年挫敗，自來水生飲成為北

水處專家和政治人物每年宣示的口號，縱使難以兌現，但高舉追趕先進的

願景，卻具有撫平落後焦慮的正當性基礎。對民眾而言，生飲計畫縱使充

滿疑慮，至少顯示我們正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

五、馴化人II：直飲台的技術展演

1990年代晚期，臺北自來水系統已有大幅升級，第四期和第五期擴建

工程項目陸續完成（表1），包括翡翠水庫、直潭淨水場擴建等，也劃定臺

北水源特定區，提高供水量、水質管理能力及系統調度能力（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　1992）。在新的物質、科技和制度部署下，歷經1980年代失敗的

官方，於1990年代後期啟動另一波自來水生飲計畫。1995年五月，北水處

再度宣布計畫實施以市屬機關、學校和觀光飯店為主的生飲方案；甫完工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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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政大樓及大安森林公園，成為首批示範地點。北水處除了於兩處設置

生飲台，更裝置螢幕顯示電腦監測水質即時數據，藉此展演安全。不過，

挑選這兩處率先示範，乃因為建物設施剛完成啟用，管線設備狀況良好，

不會有二次污染疑慮（李郁怡　1995）。

1999年，北水處為因應馬英九競選之市政建設白皮書承諾，提出「擴

大生飲計畫」，主要著力於在公共場所廣泛設置生（直）飲台，特別是在

象徵先進都市空間的捷運車站，展示具體可見的進步技術物，發揮相得益

彰的效果。1999年六月，北水處宣布於臺北捷運公司所屬39個捷運車站設

置直飲台，並配合前期已實施的62所學校和九處國際飯店，逐步推展至其

他公共場所和家戶。當月，市長馬英九、臺灣省主席趙守博、臺北縣長蘇

貞昌等人，共同主持了位於臺北捷運站內的全台首座水質資訊站啟用典禮

（董智森　1999）。

生飲的技術展演，除了飲水台裝置、水質檢測資訊和監控螢幕，還有

因為從官派改為民選（1994年以後）而有選票壓力的市長喝水秀，更添戲劇

效果。馬英九市長於前述啟用典禮上，便親身示範生飲自來水，還表示自己

就讀中小學時期及在美國留學時，就常生飲自來水；他指出，生飲自來水感

覺還不錯，「味道跟在美國喝差不多」（黃士榮　1999）。除了馬英九，

後繼的郝龍斌及柯文哲市長，也都樂於適時表演飲水秀。北水處處長也多次

公開喝生水，藉以安撫水質疑慮。曾任處長的林文淵便表示，他在任內幾

乎每年都在議會因議員要求而生飲自來水（臺北市秘書處  1997：1993）。

諷刺的是，啟用典禮使用的飲水台乃特意安排的部署，才達致生飲標

準；其水源乃由自來水管線牽出專用管道直抵飲水台。但是，捷運車站裡

的其他水源卻先儲留於水塔內，水質可能在過程遭受污染而無法生飲（王

一中　1 9 9 9）。這種配置成為晚近生飲計畫推動的典型：選擇政府可以

控管、管線狀況良好的公共場所設置飲水台，以利馴化難以掌握的輸水管

線；飲水台搭配水質顯示裝置，則嘗試獲取科技展演的說服效果，克服民

眾的不信任感。於是，「展演」才是主要意圖，能否普遍達成生飲，或許

已不那麼重要。因為普遍生飲必須徹底更換地下管線，建立更完備的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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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清洗機制，其工程浩大且耗費甚鉅。

此外，官方也開始以「直飲」取代先前的「生飲」及「安全用水」用

語，以強調直接飲用的動作來撇除生飲的歧義和安全的疑慮。北水處網站

的自來水直飲Q&A，就特意區分了直飲與生飲的差別：

「直飲」是民眾直接喝經過自來水場淨化處理及消毒過後經管線
輸送到用戶的自來水；「生飲」則會讓民眾誤以為直接喝井水、
河川水等未經處理或煮沸的水，故要呼籲民眾水質安全衛生健康的
自來水可直接喝，因此無「生、熟」水之分，以「直飲」稱呼。10

然而，即使有新科技和特殊部署加持，生飲計畫仍難以順利推行。捷

運車站生飲計畫推動不久，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即針對捷運站內直飲台水

質進行調查，發現當時捷運站4 4座直飲台內，有1 6座總菌落數不合標準

（臺北市秘書處　1999：5784）。面對民間團體質疑，市長馬英九現身回

應，援用環保局數據指出一切符合標準；北水處也邀請環境品質文教基金

會共同再次隨機抽驗（蕭元鍾　1999）。但即使官方抽驗結果顯示合格，

與民間團體抽查結果大相逕庭，卻難以說服民眾。媒體指出：

捷運臺北車站生飲台旁的水質資訊電腦站，打出斗大的「坐捷運
喝潔水」字幕，但行經民眾多數反映「從沒喝過生水」、「看了
新聞誰還敢喝」，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昨日發布的捷運站生飲台
水質不潔數據，已引起效應⋯⋯每天坐捷運去上學的市立復興高
中學生葉佩珊、卓妙琴就說，連家裡的自來水都要煮沸才敢喝，
哪敢喝捷運站的生水，從來沒想過要去喝⋯⋯不少行經民眾十分
關心檢測結果，頻頻詢問，有人見到電腦字幕打出「符合標準」
，滿臉不太相信的表情。（秦富珍　1999）

官方與民間團體的水質詮釋戰，愈演愈烈。北水處處長蔡輝昇要求環

境品質文教基金會道歉，揚言不排除提告。雙方亦爭論採樣方式是否造成

不同結果。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認為，北水處多採用「標準採樣法」，並

非符合民眾飲水狀況的「自然採樣法」，因此檢驗數據合格並不意外（陳

民峰　1999）。於是，生飲計畫成為糾纏著都市公共服務品質之技術爭論

的政治場域。但1999年九月，生飲計畫仍持續於學校推廣，選定15所學校

10 參照：自來水直飲Q&A。2015。http://gismobile.water.gov.taipei/wonderfulwater/ 
（2017／07／27瀏覽）。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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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改善對象。接下來幾年，北水處繼續在捷運站、公園及公共場所增

設生飲台，政策持續未歇。

相較於1 9 8 0年代生飲計畫的原始目標—家家戶戶皆可直接飲用自

來水—在急切塑造進步形象及選舉政治的政績競爭下，生飲計畫已經轉

變為以直飲台作為技術展演舞台。2006年以後，馬英九之後繼任的市長郝

龍斌和柯文哲任內，都持續以設置飲水台、強化數據監控，以及首長飲水

秀方式推動生飲。郝龍斌甚至指稱，「自己在家中都打開水龍頭生飲自來

水，已經喝了近20多年」（邱文秀　2014）。至2017年五月，市政府已於

224處公共空間，裝置了661座自來水直飲台，多數位於學校（23處351台，

佔53.1%），其次為捷運站（94處125台，佔18.9%），以及公園（71處110

台，佔16.6%）和機關（36處74台，佔11.2%）（見附錄）。

作者曾於2 0 1 7年四月間實地考察捷運古亭站、臺北車站及大安森林

公園的直飲台使用狀況。相較於一般捷運車站，位於交通樞紐、人潮較多

（如臺北車站；圖2）的直飲台使用率較高；公園內鄰近運動休閒設施的直

飲台（圖3）使用率也較高。多數直飲台皆標示為「飲水台」，貼著「臺北

好水」宣傳圖示，並附有近幾個月的水質檢測報告，更有QR Code供使用者

查詢直飲台水質檢驗結果（圖4）。可供線上查詢的水質檢驗項目，以大腸

桿菌數、濁度及餘氯為主，但直飲台前張貼的報告僅註記總菌落數。至於

設備最完善的捷運臺北車站直飲台，除了有特意裝潢佈置的空間外，更有

螢幕持續播放北水處的教育宣導短片，是鮮明的技術展演場景。

作者也詢問幾位捷運站務人員直飲台的使用情形，多數人員表示使用

率還不錯，而且捷運車站每天都積極維護設備與抽驗水質。也有站務人員

信心滿滿地趁機「教育」作者，指出臺北市自來水質已達生飲標準。但經

實地觀察發現，多數使用者乃因外出口渴，才就地使用直飲台。再者，因

為其標示為飲水台，所以不少使用者不知道機器提供的是自來水，以為是

常見的設有過濾裝置的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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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多數直飲台會張貼水質檢驗報告，另有QR Code提供線上查詢。（作者拍攝）

然而，民眾對於生飲計畫反應究竟如何？我們缺乏確切的調查，但或

許可以從晚近日漸蓬勃的家用淨水或濾水器市場，窺知生飲計畫難以召喚

民眾信賴感。國內淨水器與飲用水設備的市場約於1 9 7 0年代萌芽，但遲

至1990年代以後才蓬勃發展。林宜長(1984)抽樣調查1980年代初期臺北市

自來水用戶水質時，曾問到除煮沸外，飲水前是否還有其他處理，發現有

1.1%家戶使用離子交換樹脂濾水器過濾，5.0%使用活性碳濾水氣過濾，另

有10.1%使用未知原理的濾水器（ib id.: 58），顯示使用淨水器材的家戶僅

約16%。早期淨水器材多為仰賴進口的美國與日本產品，或由國內廠商委

託國外生產機體或進口上游原料再行組裝生產，價格昂貴而難以普及。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圖3：大安森林公園的直飲台。（作者拍攝）圖2：捷運臺北車站的直飲台。（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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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以後，國內廠商為降低成本而自行設廠生產上游原料，

價格降低，普及率隨之提升（黃若慈　2014：104；宋隆懼　2012）。此

後，RO逆滲透、電解水、活性碳等各種不同淨水方法，搭配機能各異的濾

水設備，成為日漸普及的家戶淨水裝備。新聞媒體也生動描繪了民眾健康

意識升高情況下，家戶「自濾救濟」的盛況：

消費者對飲用水的夢想是能生飲，不過這僅是「夢想」而已，因
為依據各地環保機關抽驗水質結果顯示，在自來水供水區，有三
至四成的水質不合格，而在非自來水供水區，不合格率更高達六
成，使消費者只好自「濾」救濟⋯⋯目前全臺灣有將近一百萬家
庭裝設淨水設備，市面上淨水設備真是琳瑯滿目，有「三不」的
特色，即名稱不同、使用材料不同、功能原理不同；卻有一共通
點，即宣稱自家的淨水設備是最好的。（程仁宏　2000）

濾水器的普及彰顯了晚近以直飲台展演的生飲計畫，仍無法捲動市民

進入官方安排的「戲劇」中，演出合宜飲水主體的角色；無論生飲或直飲計

畫的物質部署或首長生飲秀，皆淪為奇觀式展演，民眾則持續懷抱質疑、難

以信服。時至今日，官方仍致力以特殊管線配置，附上即時水質顯示器，於

公共場所中以直飲台作為門面以彰顯城市進步。2015年，北水處於五大商

圈夜市（西門徒步區、饒河夜市、寧夏夜市、士林夜市及永康商圈）設置創

意造型親子式直飲台（張禕呈、梁偉勛　2015），水源直接引自消防栓，

形成更鮮明的生飲奇觀展演，卻難以撼動寧可耗資自濾救濟的民眾習性。

馴化人的難題，與自來水管線老舊、錯接、缺乏清理的馴化難題彼

此強化，有效地將生飲地景框限在官方能控制的公共場所範圍內，更確認

了生飲作為面子工程和技術展演的性質。於是，生飲計畫作為彰顯進步的

都市治理策略，已逐漸脫離原本普遍供應優質飲用水的功能，轉而呼應

Larkin(2013)所稱的基礎設施詩學，以及Hecht(2009)提出的技術奇觀、令

人感到挫敗的戲劇和觀眾沉默不語的展示。然而，相較於Hecht討論的難以

抵拒的龐大核能發電廠，臺灣生飲計畫的挫敗卻激發了淨水器材的龐大商

機，以及民間自濾救濟的安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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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臺北市於1960年代迄今的生飲宣告與實質計畫，體現了供水基礎設施

不只是技術議題，還有其政治和詩學。日殖以來，衛生現代性的浸染深入人

心，民眾長期培養出來的衛生習慣和淨化期待，充分展現在對於乾淨、適

飲，甚至無菌或具備養生效果飲水的高度關切上。然而，官方挾著文明進

步之名，加以專家知識與物質部署之技術中介而半強制供應的自來水，理

應滿足人民對於乾淨飲水的需求，卻在生飲計畫上陷入困境。不過，縱使

有管線老舊和地底不確定性等難以馴化的物，在落後焦慮激發的追趕慾望

下，生飲計畫還是必須作為面子工程和技術展演而持續推展以利馴化人。

圖5摘述了本文論點，指出馴化水的同時，也涉及了馴化人。這種雙重

馴化鑲嵌於水的現代性轉化與衛生主體的形成，也緊繫於基礎設施的物質

部署和技術安排，並涉及支撐都市治理正當性的技術修辭和展演。然而，

衛生主體長期而成功的馴化，對照出供水管線與蓄水設施的老舊或污染，

既導致馴化之水再度野化的疑慮，也因為違逆淨水期待而強化了民眾的不

信任感。民眾採取各種自力救濟手段，通過濾水淨水器材及用水實作，將

官方供應的自來水以商品化的科技物加工處理，在另一種科技中介的健康

修辭及安全展演下，方能通過將水喝入口中、進入身體的信心檢測。

圖5：馴化水與馴化人的技術中介（作者自繪）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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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5所示，由專家知識與基礎設施部署主導的幕後工程和技術實作，

理應循著水平軸，順利地將原水予以馴化，處理成可以生飲的自來水，再導

入用戶端，令民眾安心使用。但實際上，這些自來水還必須通過垂直軸的考

驗，也就是馴化人的關卡，包括主要為維護城市進步門面的面子工程，以及

贏得市民認可與信賴的技術展演。如圖中的細虛線所示，自來水除了必須

在物質上通過水平軸的供水基礎設施，也要在社會面及象徵面上繞經垂直

軸，發揮馴化人的作用，方能抵達理想上的「馴化水1」終點而為人飲用。

但是，圖5右方從水平軸延伸出來的粗虛線，則顯示了地底管線和水

塔的物質特徵與不確定性，可能在實質上與象徵上污染了自來水，使其趨

向野化，成為有疑慮而無法生飲的「壞水」或「野化水」。除非再通過濾

水淨水設備的加工或另行煮沸，否則無法成為民眾願意接受、可以飲用的

「安心自來水」或「馴化水2」。換言之，在物質部署有缺損，而衛生主體

的淨化期待非常明確的狀況下，即使官方有嘗試馴化人的面子工程和技術

展演，從原水到「馴化水1」的旅程依然產生了偏移。在這種偏移下，自來

水若非變身為民眾缺乏信心的「野化水」，就必須通過自濾救濟才能成為

受到信賴的「馴化水2」。

水是生命之源，也因而更深切捲入了技術、物質、政治和象徵的糾結

中，臺北市飲水計畫的興衰和尷尬處境，反映了臺灣的都市治理特徵（面

子工程與技術展演的必要性），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特質（民眾對

於政府施政和國家體制經常保持懷疑）。本文的案例分析也說明了，若要

理解城市和社會的運作，通過基礎設施的政治與詩學，以及物質（水）的

技術中介配置和象徵意義賦予，可能是一條另闢蹊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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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北地區直飲台之使用狀態

場所別 場所數 供水淨水場 地點（台數）

捷運車站 94
直潭淨水場

文湖線 ( 2 3 )、淡水信義線 ( 3 7 )、中和新蘆線
(17)、松山新店線(26)、貓覽線(2)、  中山地下
街(2)、桃園機場線A1站(3)

公館淨水場 板南線(15)

學校 23

直潭淨水場

葫蘆國小(21)、潭美國小(20)、社子國小(2)、
西湖國小(9)、大湖國小(12)、大同國小(1)、雨
農國小(14)、百齡國小(23)、五常國中(8)、天
母國中(36)、麗山國中(43)、東湖國中(1)、實
踐國中(7)、濱江國中(13)、敦化國中(15)

長興淨水場 博愛國小(37)、福德國小(29)、信義國中(3)

公館淨水場
忠孝國小(2)、老松國小(19)、東門國小(28)、
景美國中(1)、龍山國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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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 71

直潭淨水場

新生花園(3)、民權花園(2)、士林園藝所(2)、
迪化公園 ( 3 )、大佳河濱公園 ( 8 )、玉泉公園
( 2 )、美術公園 ( 4 )、復興公園 ( 2 )、榮星花園
(2)、三民公園(1)、林森公園(1)、內湖運動公
園 ( 1 )、七星公園 ( 1 )、植物園 ( 3 )、北投公園
(2)、歸綏戲曲公園(1)、碧湖公園(1)、花博公
園(3)、大湖公園(3)、美崙公園(1)、瑠公公園
( 1 )、富陽公園 ( 1 )、延吉公園 ( 1 )、社子公園
(2)、成美左岸河濱公園(1)、萬芳4號公園(1)、
前港公園(1)、榮華公園(1)、大豐公園(1)、北
投火車站(1)、胡適公園(1)、克強公園(1)、  蘭
興公園 ( 1 )中央公園 ( 1 )、八二三砲戰紀念公園
( 1 )、海光公園 ( 2 )、碧湖步道 ( 1 )、島頭公園
(1)、福安河濱公園(1)

長興淨水場
南港公園 ( 1 )、玉成公園 ( 2 )、大安森林公園
(3)、敦親公園(1)、信義414號(1)、信義415號
(1)、三興公園(1)

公館淨水場

二二八和平(4)、景華公園(1)、興隆公園(1)、
青年公園(5)、木柵公園(2)、和平公園(1)、和
平青草園(1)、西本願寺(1)、萬芳7號公園(1)、
永昌公園 ( 1 )、景美運動公園 ( 1 )、文盛公園
(1)、武昌街電影公園(2)、仙跡岩風景區牌樓入
口(1)、永福公園(1)、牯嶺公園(1)、永康公園
(1)

陽明淨水場

天母公園 ( 1 )、前山公園 ( 1 )、泉源公園 ( 1 )、
硫磺谷 ( 1 )、湖田橋水車寮步道 ( 1 )、橫嶺古道
(1)、天母古道(1)(雙溪淨水場)、大崙尾山步道
中社路支線(1)

機關 36

直潭淨水場

三重區公所 ( 2 )、動物園 ( 3 )、臺北當代藝術館
( 1 )、中山市場 ( 1 )、永樂市場 ( 1 )、新兒童樂
園(1)、小巨蛋(1)、臺北田徑場(1)、寧夏夜市
(1)、臺北自來水事業處5場所(8台)、資訊科技
服務大樓(1)、天文科學教育館(1)、關渡宮(1) 
、新生棒球場(1)、天母棒球場(6)

長興淨水場
臺北市市政大樓(7)、臺北自來水事業處2場所
(10台)

公館淨水場
中正區公所 (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6場所 ( 8
台)、自來水園區(9)、環境教育中心(1)、客家
文化園區(2)、中山堂(2)、紀州庵(2)

陽明淨水場 花卉試驗中心苗圃(1)

合計 224處 開放使用661台

資料來源：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網水質資訊直飲臺狀態(2017年資料)。ht t p s ://
w w w.water.g o v.ta ip e i/cp.a spx ?n=4C58C59A23C8492B&s=86E7C460C225C53D。
(2017/07/27瀏覽)。

馴化水，也要馴化人：北市自來水生飲計畫的面子工程與技術展演


